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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好蛋糕，改善福利，给足话语权——
提升弱势群体幸福指数，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

要让弱势群体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所有的措施归根结底还有赖
于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做大整个蛋糕才有可能让每人分到更大
的一块蛋糕，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马龙龙说。对此，中
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日前也撰文指出，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我国要缩小社会差距、收入差距，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
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一个伴生的后果是，弱
势群体等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越过
0.4的警戒线并一路攀升。

不久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这样一个目标：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弱势群体处境？马龙龙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低快高
慢”工资增长模式，每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资，让低收入者工资增长能“快上加快”。例如巴西，2003
年以来最低工资增幅已达155%，2004年至2008年，巴西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
10%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上涨了34%。自2003年到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

要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改善他们的福利，增强他们的保障感非常重要。“下一阶段，国
家要把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逐步提高弱势群体医疗、养老方面的保
障水平，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公平、均等化的教育，避免弱势的代际传递。”陆汉文说。

家境贫寒，如何改变命运？概
括起来，主要渠道不外是两种：打工
或读书。而这两条路走起来似乎越
来越难。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2亿
农民工中，二代农民工已占到近一
半，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
民工。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
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
的覆盖面极为有限，因此，二代农民
工虽然比父辈有着更强烈融入城
市、改善生活的愿望，但现实中他们
依然和父辈一样，出大力、流大汗，
拿着微薄的收入。

他们担心的甚至更多——北
京、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要限制低
端劳动力，减少小企业小门店所吸
纳的流动人口，清理其聚集的“城中
村”。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
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压缩
着他们改善生活的空间。

读书求出路，同样不易。2009
年，全国高考弃考
人数达80多万，其
中绝大多数是农
村学生。近年来，
高校收费成倍增
长，与此同时，农
家子弟所占比例
却 在 不 断 下 降 。
高昂的学费，让低
收入家庭望而生
畏。而伴随着就
业过程中“背景”、

“关系”、“人脉”的
作 用 日 趋 加 强 ，

“毕业即失业”、
“没关系找不着好
工作”，更让许多
贫寒人家在衡量

“成本—收益”后
不得不作出更为
现实的选择——
放弃继续接受教
育的机会。这更
降低了由社会底
层向更上阶层流
动的可能性。

家里穷——
孩子接受不了良
好的教育——找
不到有发展潜力
的工作——收入
低、过着和父辈类
似的生活。当穷
成为穷的原因，最
让身处其中的人
感到难过。

关爱弱势群
体 、关 心 困 难 群
众 ，重 点 放 在 哪
儿？即将过去的

“十一五”，国家改
善民生的力度前

所未有，低收入群体的温饱问题基
本得以解决。展望“十二五”，他们
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过上更好的生
活。实现这一点，单靠财政增加投
入是不够的，关键要鼓励每个具体
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
存状况，并为这种改变提供一条畅
通的渠道。

畅通渠道是一项更为繁杂的系
统工程。无论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
垒、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还是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分配制
度改革，每一项都需要破除许多利
益障碍。这些工作，可能远比每年
拨多少钱扶贫、逢年过节送温暖等
要复杂、麻烦，但却会真正给弱势群
体以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动力，也
使社会更有活力。 据《人民日报》

2010年 4月，云南省
旱情重灾区会泽县马路乡
岔河村一位村民在从水窖
里取水。 新华社发

《人民日报》调查底层生活状态
弱势群体：不怕苦就怕没机会

他们社会权利他们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表达不畅甚至不通
主流话语体系中没他们的地位主流话语体系中没他们的地位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
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失去劳动能力，靠政府救济过活；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
机会，长期无法就业；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苦苦跟温饱做斗争，有的则是经济社
会改革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像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

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记
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11月 4日傍晚，记者来到云南省禄丰县金

山镇的廉租房小区，敲开低保户肖启仙的家
门。她正准备做晚饭，烧水下面条，再放点白菜
叶，就是一顿晚饭。“下面条省事，不用再炒菜
了。”这样的晚饭，对于肖启仙来说，习以为常。

8 年前，丈夫从县里的砖瓦厂下岗，快 50
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烧砖没什么技能。
年龄、技能都不占优势，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未
果，两口子摆起地摊，卖起了小百货。辛辛苦
苦一个月，只能挣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启
仙家另外一笔大收入就是每个月 300 多元的
低保金。

量入为出，平时，肖启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
元钱来买菜，“每次都是从菜市场的这头走到那
头，挑最便宜的买。”

现在，肖启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
房，月租 30元，对此，肖启仙心存感激，因为之
前，她全家只能寄居在亲戚家里。

亲戚接济的地方还有很多，家里的冰箱、自
己风湿性心脏病常备的速效救心丸等药品，都
是兄弟一家给买的。“现在看病实在太贵，根本
不敢去医院。”前阵子，肖启仙咽喉发炎，扛了几
天，最后疼得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
去了趟医院，“好说歹说，让医生开最便宜的药，
扣除医疗保险，自己还掏了 61元。”这 61元，足
足让肖启仙心疼了好几天。

农村贫困家庭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张中周
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
大寨村贫困农民。记者换了三次车、历时10多
个小时从贵阳来到他家时，只见屋子里堆满了
玉米棒子和各种农具，就是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三间瓦房已经住了 40多年，椽子、大梁都
已变形，十足的危房！老张不怕吃苦，种玉米、
种水稻、种烤烟、养猪、养蜂，一直在凭着自己的
辛劳供几个孩子上学。

大山深处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脱贫
致富最大的瓶颈。2007年公路修通前，乡亲们
赶场买点日用品，要徒步翻过两座大山，过一条
河，单程四五十里路，曾有村民因劳累过度，死
在从集市回家的路上。

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过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
说。

像肖启仙、张中周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很
多，有的处境比他俩还困难。按照2009年确定
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
绝对贫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负担减轻些、机会多一些——
弱势群体期盼生活能有持续的改善

面对现实的困境，底层人群有哪些期盼？
张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叶上市后能否卖上好价钱，两个

孩子接下来上大学的学费能不能多减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能不能好
一点。对于一个正在脱贫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实在经不起一点意外和风
浪。万一家里人谁要住一次医院、动一次手术，张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种
愁吃愁穿甚至到处借债的日子。“真的想稳定脱贫。辛苦了大半辈子，也
该过几天稳当日子了。”

“现在的物价涨得太快了，以前买的最多的大白菜从2毛钱1斤都涨
到1块1毛钱了。”肖启仙说，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
随着物价的上涨逐步提高，这样就能给自己买份大病统筹险和养老保
险。由于实在拮据，55岁的肖启仙硬是没舍得花钱买这两份保险。但随
着年龄增加，肖启仙真担心有一天连摆地摊都干不了，那时没有任何养老
保障的她该怎么办。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
岗后，在社区当了 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从 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 1700多
元。“平均1年涨100元，还赶不上物价涨，你看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一平
方米卖5000元，现在卖三四万元。”刘静芬说，每天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
式高档汽车进进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
钱，没钱的苦哈哈！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
群体，首先肯定是保生存、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扶贫开发
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收入。

“贫困只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发展能力差、发
展机会少是他们弱势的普遍性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告诉记
者，只有针对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要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更充分地参与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顿顿面条白菜，3 间瓦
房一住40多年——

目前我国还有3597万
绝对贫困人口

弱势群体改变命
运的渠道越来越难

“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
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
他们的地位。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机
制，让弱势群体有充分的话语权，这样才能有效保
障和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


